



2008年 9月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以下简称“欧华联会 ”)在柏林召开了第 15届代表大
会 ,来自欧洲各地的 500多名华侨、华人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公布的对欧洲华人社会状况的调研
报告指出 ,目前在欧洲的华侨、华人总人数约有 250万人 ,侨团组织有 800多个 ,中餐馆有 4. 3万多
家 ,华文报刊杂志社有 101家 ,华文学校有 340所 ,就读的华人子弟有 5. 5万多人。① 当代欧洲华




20世纪的统计数据显示 ,全欧华侨、华人总数在 50年代时仅为 1万余人 , 60年代增加到 5万
余人 , 70年代后 ,由于以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接纳了大批以华裔为主体的印度支那难民 ,全欧华
侨、华人总数猛增到 50万人以上。之后 ,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 ,时至 20世
纪 90年代中期 ,一般认为“欧洲华侨华人已达百万”。②
进入 21世纪以来 ,欧洲华人的统计人数继续直线攀升 ,近年较保守的说法是“150万人 ”,而有




约 40万人的规模 ,但也有人认为 ,英、法两国的华侨、华人群体已经分别达到 60万人以上的规模。
法国学者皮埃尔 ( Pierre Picquart)更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出 ,“2007年光是法国就有 100万华人”。④
根据笔者分析 ,统计上的差别主要涉及是否将以下两类人统计在内 :一是英、法两国数以万计的中











《欧华联会第十五届大会柏林召开》,载《欧洲时报》, 2008年 9月 11日。
关于 20世纪下半叶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情况 ,详见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 2002年。
笔者曾多次应邀参加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注意到 ,来自东欧尤其是俄罗斯的学者给出的欧洲华人统计人数
往往多得惊人 ,“500万人”之说就是来自俄罗斯远东研究院学者。详情下文还将分析。
罗慧珍、谢晓阳 :《欧洲华人创造奇迹》,载《亚洲周刊》, 2007年第 42期。
2007年 6月英国驻华大使欧威廉爵士 ( SirW illiam Ehrman)在接受采访时称 :“目前有超过 60000名的中国大陆学生在英国接
受全日制教育”( http: / /www. chinadaily. com. cn /hqp l/2007 - 06 /28 /content_904796. htm )。如果再加上其他类型的非全日制学生及“小
留学生”(即进入英国中、小学学习者 ) ,一般认为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已经达到 10万人。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自 2002年以来
迅速增长 ,中国教育部 2007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是“目前约有 2万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学习 ”( http: / /www. chinanews. com. cn /edu /cglx/
news/2007 /02 - 28 /880513. shtm l)。
第二层次是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华人总数分别在 10万人—20万人之间。
其中 ,德国、荷兰的华人人数基本上属于稳步增长 ,而意大利、西班牙则因为多次大赦非法移民 ,使
华人人数呈现突兀性增长。自 1982年以来 ,意大利各类大大小小、条件不一的非法移民身份合法
化行动几乎就没有完全停止过 ,仅 2003年到 2006年就大赦了 100多万非法移民。西班牙从 1985
年到 2007年实施过多达 7次大赦 ,其中仅 2005年进行“大赦登记 ”时 ,就有约 70万“黑工 ”提出申
请 ,并有约 60万人获得了有限期的居住准证。① 据当地学者介绍 ,通过大赦将身份合法化的新移




数大约分别在 3万人左右 ,而华人人数较少的国家 ,如东欧的捷克则仅有约 6000人。西欧的比利
时、瑞典、奥地利等国对移民的进入控制较严 ,也没有实施过大规模的大赦 ,中国新移民进入的渠道
相对比较有限。东欧国家则处于转型期 ,容量有限 ,如匈牙利虽然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出现过高达
5万人的中国新移民群体 ,但很快就因市场机会有限而分流了 ,到 9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保持在 3
万人左右。
俄罗斯华人社会的发展则属“特殊类别”。关于俄罗斯华人人数的统计出入较大 ,多则认为达
到 50、60万人 ,少则认为仅 10万人。一是因为大多数华人在当地并无长期合法居留权 ,流动性较
大 ;二是对于远东地区大片隶属于亚洲版图的华人如何统计 ,各说不一 ;三是留俄学生流动性大 ,变
数也大。由于俄罗斯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界 ,与中国接壤的西伯利亚地区 ,地广人稀 ,与相邻的中
国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形成天壤之别 ,越界往来的商贸、劳动人口众多。因此 ,俄罗斯的中国新移
民总人数一直是两国政府都十分谨慎的话题。但在民间则不同 ,无论是中国媒体 ,还是俄罗斯媒
体 ,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 ,都有许多不负责任的报道。2007年 2月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
克市 ,一群激进分子占领了该市移民局办公大楼 ,要求驱逐当地华人。当时的相关报道甚至提出 :
“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人数从 1989年的数千人增至 2002年的 326万人。”②俄罗斯的中国新移民人






发、零售业 ,成为近年来欧洲华人社会经济结构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南欧、东欧地区 ,
进出口商品批发、零售业已成为华人社会的经济主体。







关于 20世纪 80年代至 2001年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大赦非法移民的具体信息 ,详见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 》。2002年之后
的资料来自笔者与相关国家学者的交流 ,并可参见《欧洲时报》、《欧华联合时报》的相关报道。




中餐业在西欧国家中已有长期经营的基础 ,近年来全欧 4万多家中餐馆的发展趋势为 :一是提
高档次 ,以正宗、精致的中餐吸引高端顾客 ;二是拓展分布 ,继续走适应当地普通民众饮食习惯的大
众化路线。中餐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普通欧洲人的生活。
欧洲华人的皮革、皮鞋、服装制造业也有较长的历史 ,尤其是在 20世纪 90年代 ,通过大量使用





意大利等国 ,大型华人超市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 ,从过去的占地数百平米、一两个收银员的
“东方杂货店”,扩展到现在占地数万平米、十来个收银台一字排开的现代超市 ,带动了华人商圈的
发展及影响力的增强。新一代受过工商管理教育的超市经营者 ,引进大型连锁店的先进管理经验




前 ,欧洲各主要城市都有由当地华侨、华人开设的旅游公司。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奥地利、德、
法、英、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华侨、华人先后成立了“华人旅游同业联合会”或“华人旅游协会 ”,在此






司等 ,服务于华人客户。欧洲华侨、华人经过多年努力创业和精心经营 ,经济事业呈现长足进步 ,他












汉姆区议员成功后 , 20多年来 ,英国各地先后有约 20位华人担任过地方议员 ,年纪最小的还不到
30岁 ,最大的约 60岁。在 2007年 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 ,英国东萨塞克斯郡华人成世雄一家
三口同时当选为区议员 (48岁的成世雄和年仅 24岁的儿子成德仁双双在惠灵顿选区获胜 ,成世雄
的夫人张莲爱则在普尔盖特成为区级议员 )一时传为佳话。英国华文报刊载文指出 ,英国华人每
年为国库创造 15亿英镑的收入 ,随着华人人数和经济实力的提升 ,英国各党派已不敢忽视或放弃
众多的华人选民。2002年 ,英国议员迪斯莫尔发起成立多党派英国华人议会小组 ,致力于在英国
议会中推动英国华人的利益 ;英国选举委员会也特别资助一个名为“选出华人明天 ”的项目 ,吸引
华人参加选举投票。从 2005年下半年开始 ,以华人社区利益为主的议会游说逐渐成为英国华人
“集体发声”的开始 ,在新一轮《移民、庇护和国籍法》草案征询意见的过程中 ,华人代表纷纷投书到
相关立法机构 ,游说议员 ,并与印度移民、土耳其移民等少数族裔群体联手向英国议会递交请愿书 ,
促使政府接纳了华人提出的多项建议。①
法国华人参政近年来也有明显进展。2008年初进行的法国市镇选举表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直
接参选的华人人数比以往多 ,且来源广泛 ;二是不同政党推出的主选人都更重视华人代表 ,并将他





















继出台了以“年薪收入”选择“专业移民 ”的新政。荷兰 2007年的新政是 ,申请人不论来自哪个国
家 ,只要在荷兰的个人报税年薪达到 46541欧元以上 (30周岁以下的人则为 34130欧元以上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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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aya:《从政路上 ,华人不再沉默》,载《侨星》, 2009年 2月 ,总第 28期。
可获准移民 ,并享受一系列快捷、便利的移民服务。丹麦的规定是 45万丹麦克朗 (约 6万欧元 )以




之间迁移的成本相当高 ,因此他们的合同不会短于 1年 ;但是 ,又因为超过 3年的合同可能导致正
式移民申请 ,因此长期合同也不过两三年。② 他们虽然通过合法的途径进入欧洲务工 ,但因为多头
抽成 ,往往拿着比当地人甚至比某些非法移民还要低的工资 ,并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他们对
于居留、入籍等既不了解 ,也没有明确追求 ,赚钱回家是其主要的精神支柱。只要待遇还过得去 ,这
些“移民工人”可能就满足于当一次欧洲社会的过客 ,但如果遭遇中介的欺诈或雇主的过分盘剥 ,
则可能酿成社会问题。
四是为数众多的草根阶层人士 ,包括非法移民 ,他们心中怀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 ,却只能
进入移居国社会的底层“从零开始”(有些负债迁移者甚至是“从负数开始 ”) ,因为语言障碍 ,不少
人只能受雇于华人经济圈 ,对于“受自己同胞的剥削”十分不满。如果说那些通过亲缘纽带实现迁
移的人对于那些“帮助”自己实现迁移的“老板”还抱有“回报、感恩 ”之情的话 ,那么 ,通过各类“中




前各类移民中介在跨国移民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传统的纯民间以“友情 ”为纽带的运作 ,基本
上被有偿商业经营所取代 ,因此 ,欧洲中国新移民来源地的广泛拓展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关于巴
黎中国新移民的一项人口调查显示 ,巴黎的中国新移民来源地的特点是“大集中、广分布 ”,“大集
中”即指来自传统侨乡浙江的中国新移民仍然最多 ,占 58. 5% ;“广分布”则表现为中国新移民的来
源地已经涵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③
此外 ,在纵向纬度上 ,也存在两类不同分化 :一是不同年代移民群体之间的分化 ,二是老一代移
民与其子女之间的代沟。笔者在调查中深刻感到 ,虽然同为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 ,但是 ,不同年
龄层的新、老移民之间存在明显的代际隔阂。大约自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轻新移民 (套用
国内常用的说法 ,即所谓的“80后”和“90后”)与 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移民之间 ,已经出现明显
的不同。对年轻一代的移民而言 ,好些人已不再以赚钱为唯一目标 ,不再“认命 ”接受超时、超量的













李明欢 :《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构成分析》,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8年第 3期。









地区 ,占地面积大 ,设置开放式厨房 ,在可以同时容纳数百人进餐的宽敞大厅内 ,数十、上百种生加
工食品一盘盘摆放 ,让顾客自己挑选 ,再交由开放式厨房的厨师 ,当着顾客的面现场烹调。根据笔
者的体验 ,“WOK”餐馆的所有菜式都是“一炒即成 ”,味道只有非常辣、辣、微辣、不辣之分。然而 ,
因为此类餐厅开放、干净 ,烹调过程一目了然 ,比较符合欧洲顾客的心态需求 ,开张之初相当兴隆。
但是 ,此类餐厅主要是满足欧洲顾客的新鲜感 ,难以成为多数顾客的长久选择 ,因此好景不长 ,三五
年下来 ,“WOK”餐厅在欧洲多数国家的生意已明显下滑。
第三类则是传统的外卖与堂吃并重的小餐馆 ,此类餐馆多设于小城镇 ,以当地居民为主要客
源 ,看重回头客 ,重视适应当地人的口味。此类餐馆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类 ,因为餐馆小、投资少、
技术含量低 ,主要取决于地点选择与亲情服务 ,因此 ,看到一家中餐馆的生意好 ,往往有人就会在旁
边开起新的餐馆 ,结果顾客一分流 ,大家都不容易挣到钱。此类竞争多年来一直延续不断。
近年来 ,欧洲华商高速发展的进出口批发、零售业的内部竞争也相当激烈。如前所述 ,目前在
欧洲已形成多个华商高度集中的大型批发市场 ,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 ,但是 ,一方面 ,新的华商批发
企业还在建立 ,另一方面 ,中国大的商贸公司或直接进入欧洲 ,或与欧洲国家的大型超市、进出口商
等联系供货 ,形成与当地华商之间的竞争。尤为重要的是 ,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内能源、环保、劳动力





是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社会业已存在的一个倾向 ,即“跨国化策略 ”( transnational strategy)或“跨国
社会空间”(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在欧洲华人社会中的具体表现。
近年来出现了“海归潮 ”,首先 ,这是中国自身国力大幅度提高的直接反映 ,中国经济实力增
强 ,国际地位提高 ,形成了吸引海外华人回归的强劲拉力 ;其次 ,许多“回归者 ”出于对自身实际的
考量 ,做出为“追求利益相对更大化 ”的理性选择。回归者有多种类型 ,以欧洲华人中的回归者为
例 ,可分为下面五类。
一是想回国发展的人。一些在欧洲学成后回国的一般专业人士 ,如果仍然保留外国国籍的话 ,
在工薪待遇、住房福利等方面 ,都不能享受与中国公民一样的待遇。① 例如 ,进入高校工作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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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优秀的学者可享受如“长江学者”等特殊待遇 ,此类人的数量很少 ,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存在 ,反之 ,外资在贷款、经营等方面 ,外籍投资人在参与社会活动、获得社会荣誉地位等方面 ,可能
还不如本土企业及其经营者。笔者在调查中接触到一些欧洲华人 ,尤其是来自温州地区的新移民 ,
他们时常感叹在家乡的温州人能“发大财”,他们说 :“我们只是小老板 ,辛辛苦苦 ,他们才是发大财




辈抚养。他们认为 ,为孩子申请获得中国国籍 ,就可以享受国内的义务教育优惠政策 ,以后如果需
要的话 ,在孩子“未成年”时 ,可再以“家庭团聚 ”为由进行移民 ,或以孩子在欧洲国家的“出生证 ”
申请相关国家的居留权或国籍。
四是落叶归根的人。一些老华人退休后 ,以退休金在欧洲国家生活 ,虽然温饱不愁 ,但生活质
量不会太高 ,如果以同等数量的退休金回到中国生活 ,则无论是雇佣保姆 ,还是享受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 ,都不成问题 ,而且还可以经常与亲朋好友相聚。笔者在温州文成农村调查时就接触到大量此










境 ;只要遵守欧洲相关国家的纳税义务 ,就不会影响其长期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 ,因此 ,如果能够同
时再获得中国国籍 ,那么 ,对移民家庭而言就是“双赢 ”。中国政府在原则上是不允许“双重国籍 ”
的 ,但目前在部分欧洲华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双重国籍 ”,或曰一家人同时兼有“华侨 ”与“归侨 ”
两种身份 ,这种现象是对我国侨务工作提出的新问题 ,值得深入研究。
(李明欢 ,教授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 ,厦门 , 361005)
〔责任编辑 :黄海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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